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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苦菜花》中母亲的形象 

郑春玉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是十七年农村革命题材文学中的一部。本文结合文本，详细分析了文本中的母亲形象，认为母亲是封建

制度下的先进女性，是艰苦环境中的大爱母亲，是身心磨难后的革命战士。 
关键词：母亲；形象 

 

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这部长篇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位平凡

的母亲由对子女的爱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对革命同志的爱，在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逐渐成为一名思想坚定的革命者形象。 

1 封建制度下的先进女性 
《苦菜花》中的母亲一开始是一个像大多数人一样，屈于封建

制度，顺从命运的普通女性。面对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她像一

只羔羊一样活着，任人宰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养儿育女，

相夫教子是她的任务。当地主王唯一把她家里的顶梁柱、她的丈夫

“逼上梁山”的时候，她默默地忍受，扛起了养育四个孩子的重任，

惟一能做的就是期待着丈夫的归来。即便如此，她却不是被封建思

想完全腐朽的，她任其大女儿娟子有着高高丰满的乳房和厚实的脚

底板，裹胸裹脚在母亲看来，是在思想和肉体上一种的束缚。由此，

我们可以说，培养孩子的方式是母亲反对封建思想的初步建立。小

说中，当大女儿娟子背着她开始干一些令她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情时，刚开始她的心里开始有点害怕，特别是娟子拿起了两年前父

亲拿过的那支打猎的土枪时，母亲更加恐惧。但她听了娟子的解释

后，虽然当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女儿，但是母亲的心里既有担心

同时又有着一丝希望，她“仿佛看到了走出压迫走出剥削的曙光”。

当封建阶级的代表“四大爷”看到娟子扛着枪和男人站在一起，与

他们平起平坐的时候，“四大爷”暴跳如雷，责骂母亲对孩子的放

纵，并且让她将女儿叫回家，而母亲却大声喊道：“孩子是我的，

别人管不着，我不叫。”这似乎是一种呐喊，是正式向封建制度发

出挑战的呐喊。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往往是父母之命、媒说之言，在

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年代，有童养媳也不足为怪，《苦菜花》中，

花子便说被地主家卖给别人的童养媳，她受尽凌辱，终于在共产党

的解救下逃离了痛苦的折磨，却和共产党员老起恋爱并未婚先孕，

当别人骂她无耻、淫荡时，母亲却丝毫不在意，带着病痛为其找寻

出路，最终帮助这段冲破封建礼教的感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大

多数人还在以封建礼教为纲时，母亲无疑成为了一个封建制度下的

先进女性形象。 

2 艰苦环境中的大爱母亲 
 毫无疑问，小说中母亲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父亲逃亡

在外，家庭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独自一人承担起家里的

所有家务，面对生活的重担，母亲没有放松对孩子的照顾。她支持

大女儿娟子革命，把大儿子德强送到部队参军，以及对秀子在逃亡

时拿错包裹之后的责骂，无不体现着母亲对子女的爱。但随着她身

份的无形置换，在经历了残酷的暴行后，母亲深刻地体会到敌人的

凶狠、人性的丧失，悲忿使得她比过去更爱她所爱的人，而这种爱

早已超出爱子女的范围。她的家成为区、县人员来往的住地，成了

战士们所说的“招待所”，敌人嘴里的“干部窝”，所有来过她家里

的战士，都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与关心，例如小说中革命领

导者姜永泉，在母亲的心里他成了母亲另一个儿子，母亲总会将做

好的新鞋子新衣服送给他，平时的生活当中少不了嘘寒问暖，寒冷

的冬夜里，母亲一家四口人用的是又小又破的被子，新的被子给了

他，这些无不体现了母亲对战士的爱。受到同种待遇的还有受伤的

赵星梅，她受的伤是母亲照顾好的，她在本质上成为了母亲的另一

个女儿，母亲不仅关心她的身体，还关心她的婚姻，像母亲一样做

着操心女儿的事情，赵星梅的未婚夫牺牲的时候，就是母亲给了她

无尽的关爱才将她从悲伤中带了出来。不再局限于自家子女的母亲

身份，她是所有战士的母亲，慈爱的关心着他们的伤痛，把母爱无

私地倾注在这些和她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战士身上，母爱已超出了

家族伦理的范畴，革命开始用阶级观念来置换其中的家族伦理亲

情。由于母亲身份的转换，使她不仅仅是家庭中的一员，更使她成

为革命者中的一员，从而融入了“阶级”这个大家庭中，“母爱”

无形中也转换为阶级情。  

3 身心磨难后的革命战士 
受难是成为革命者的必经之道，经过受难的洗礼，从而使生命

得到一种质的转换，从自然个体生命的人转换为属于人的社会化的

生命存在。个体的生理躯体只有经历了这神圣的一幕，才能投身到

更加宏伟的革命理想之中，才能在革命意义上的链条上获得神圣的

光芒。小说中的母亲同样经历了苦难的洗礼：她经历了罕见的酷刑，

当敌人抓住了母亲，让她说出兵工厂机器的地点时，她坚决不说，

敌人便采取了极刑，酷刑的工具有老虎凳、绳子、杠子、砖头、皮

鞭、钢针、熊熊的炭火盆、烙铁等，而酷刑对她的处置方式是“母

亲立刻被按在老虎凳上，全身被绳子缚住，王竹在她腿下垫上一块

砖，就喝问一句，得到的是怒骂……母亲的腿下一连垫进七块砖头，

她的骨节喀吱喀吱地响，粗大的汗球从脸上滚下来。看她又活转过

来，敌人又把钢针从她指甲底下刺进去，十个指头都插满了”，母

亲受尽各种酷刑却从未屈服，身体的折磨对于母亲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当敌人抓住了母亲最小的女儿嫚子的时候，身为一个母亲有了

一丝丝的难过，但是她很快又明白了敌人的目的，面对精神的打击，

母亲依旧保持坚定的信仰，母亲这种看似残忍的态度同时也受到敌

人感叹，残忍敌人对母亲没了办法。在革命文本中，革命者所受到

的敌人的酷刑，只是帮助革命者创造革命崇高感的一种道具，同时

革命者的身体经受了残酷的虐待，但其思想、精神永远都不会消失，

只会让其变得更加坚强，正如小说中母亲在忍受酷刑时对自己说的

“革命就是要打仗、要流血、要死人”一样，受难后的母亲在人们

心中会更伟大。受难意味着经受了考验，能够经受住考验意味着对

革命的更加坚贞。小说中冯大娘的角色在不知不觉被转换，在我们

眼前的已不是普通的母亲，而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经历

了革命者必经的程序。平庸的人在苦难面前必然是怯懦、退缩，而

英雄将直面苦难，最终战胜苦难，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中的母亲在封建制度和日军侵略者的

双重打击下，作为母爱的传播者，她敢于追求自由，是先进女性的

代表，是拥有着革命精神的革命战士，让我们看到烽火战争中存在

的真情与大爱，更让我们感受到战争环境下人民的疾苦和我们伟大

的党走出绝望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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